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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性尧的诗学贡献，远不止于《唐诗三百首新
注》这一部。他晚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唐诗三百
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三部选注本，
构成了从唐到宋再到明的完整诗学谱系。

如果说《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站在巨人肩膀
上”——以蘅塘退士的经典选本为底本进行注释
和评析，那么《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则
是“白手起家”。宋诗存量远超唐诗，且当时尚无

《全宋诗》可用，选谁是大学问；明诗长期被忽
视，要从尘封的文献中打捞出三百首佳作，更是
难上加难。金性尧凭借深厚的诗学修养，独立完
成了篇目遴选和注释评析的全部工作。

《宋诗三百首》于 1985 年成书。金性尧在前
言中辨析宋代士大夫作品中情感的真伪，靖康之
变后江西诗派中陈与义、吕本中等人诗风的积极
转变，都得到了他的关注与表彰。这个选本风格
沉静平和，注重揭示宋诗的“理趣瘦韧”之内质
特色。为了展现宋诗的独特风貌，编者在选诗时
更有意排除了一些读者过于熟悉的篇章。

选明诗则更显孤勇。明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
上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金性尧却以一己之
力，从浩如烟海的诗集中打捞出三百首佳作，并
以精当的注释和评析，让这批作品重新进入读者
的视野。他选注明诗时注重“以诗读史”，通过作

品展现明代士人的精神面貌与心路历程。
这三部著作，奠定了金性尧在诗学选注领域

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他不仅让《唐诗三百首》
重新焕发生机，更将“三百首”的体量扩展为一
个纵贯三朝的学术工程——这在当代古典诗学
普及领域，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在古典与现代之
间，为无数普通读者架起一座有温度的桥梁。

赵昌平、陈斐、杨焄三位学者，从不同侧面勾
勒了金性尧的诗学面貌：赵昌平以“四通”之说
揭示注本精髓，陈斐从注者素养与时代语境中阐
发“经典”成因，杨焄则于随笔文字的从容挥洒
间见出其文、史、诗合一的境界。金性尧的一生，
便是这样以“注家之精审”与“诗人之灵心”双轨
并进，将自己对诗歌的全部理解，化作千万读者
案头那盏常明的灯。

诗学大家金性尧
□刘辉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诗学领域，金性尧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浙江定海人（1916～2007），早年以“文情俱胜的随笔”在

文坛崭露头角，参与校勘首版《鲁迅全集》，主编《鲁迅风》杂志。然而他一生最重要的诗学建树，集中体现在晚年编注的三部“三

百首”——《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以及数十万字的说诗随笔之中。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从唐到宋再到明

的诗学谱系构建，更以千万级的发行量，将古典诗歌重新送回了普通读者的案头。

1979 年 3 月，金性尧随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编辑陈落赴昆明出席学术会议。会上，吴
组缃先生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感慨：“我很
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
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金性尧当时“灵机为之一动”：既然无法
超越，何不另辟蹊径，为这部流传最广的唐
诗选本做一部精当的新注？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出版界正面临“书
荒”，读者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灾
余饥民”。金性尧向陈落提出为《唐诗三百
首》作新注的想法，陈落当即首肯。于是，从
昆明回来后，金性尧便开始了这部注定要载

入出版史的著作的撰写工作。
1980 年，《唐诗三百首新注》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推出。这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
竟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所言：

“不胫而走，二十余年间，境内境外，一刷再
刷，累计印数已近三百万之巨。这在古典文
学读本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此后数十年间，这部注本被清华、北大
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古
籍整理的专业范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化
复苏的标志性事件。三百多万册的销量，让
金性尧被时人誉为一代诗学宗师，这是一个
学者所能获得的最高民间声望。

金注本之所以能在二百余年间无数《唐
诗三百首》注本中“畅行复能恒久”，赵昌平
在序言中提出的“四通”之说，堪称最精辟的
揭示。

一通：博取诸家，每有创获。金注本并非
闭门造车之作。金性尧“有选择地吸取了前
人的注解和他们那代学人研究唐诗的成果，
参以自己精深而独到的艺术见解，使疏解更
为翔实新颖”。注者不自矜独创，却能在博采
众长的基础上提出己见——对前人成果“斟
酌取舍，辨难解疑”，对争议之处则“每有创
获”。这正是“笃学沉稳者可致”的治学功夫。

二通：深切诗法，一语破的。注诗最忌繁
冗堆砌。金性尧却能做到“要而不繁”，对诗
法诗理的把握精准老到，寥寥数语便能“精
采 顿 现 ”。赵 昌 平 将 此 种 功 夫 归 为“ 升
阶”——“慎密精敏者能为”。这得益于金性
尧兼具“学问家、文章家而为注家”的双重
素养，对旧体诗的语言肌理有着异乎常人
的敏感。

三通：谙熟诗史，左右逢源。金性尧对唐
诗流变的整体把握，使其注释能“征引得宜，

先后映发”。他的说诗随笔《炉边诗话》上溯
《诗经》、下及晚清，足见腹笥之深。这种对诗
史的通览，让注本在解释具体篇目时，能将
其置于更宏大的文学脉络之中。赵昌平将此
层境界称为“登堂”——“学识兼长，思理明
晰者亦庶几之”。

四通：以心印心，以情会情。这是赵昌平
眼中“最高境界”。金性尧“阅世间之沧桑，退
耕砚田，明天人之莫测，归乎会心”，“其貌温
如，其言蔼如，其行事恂恂如，故能灵府如
镜，照百代诗心于毫端”。这不是单纯靠学问
能抵达的境界。赵昌平说得透彻：“惟四通之
以心印心，以情会情为人室而探其奥窔者，非
才学识三美俱备，而能主以神明，济以阅历者
莫办。”年轻时丰富的创作经验，让金性尧对诗
人的甘苦体会极深，“以学问家、文章家而为注
家，博而能约，浅而能切，通而能清”。

赵昌平在序言中感慨：“或曰蘅塘退士
为唐诗之功臣，则性尧前辈洵为功臣之功臣
也。”这并非过誉之词。一部选本、一部注本，
能让唐诗跨越千年依然活在普通读者案头，
金性尧之功，正在于此。

二 赵昌平“四通”说详解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斐在 2024
年发表的长文中，对金性尧注本的“经典”
属性及评注特色作了更为细致的剖析。

陈斐首先从金性尧的个人素养入手，
指出其注本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原因
在于注者本人“自幼饱读诗书，长期从事
古籍编校，悟性极高，学殖深博，饱经沧
桑，能写旧诗，且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
对文艺创作和赏鉴颇为精通”。这些多重
身份的综合素养，绝非一般注家所能具
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斐强调金注本
并非仅靠学识取胜，“金先生又尽可能参
考了古人评注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
有时还向师友请教”，这种开放与谦逊的
治学态度，亦为其注本的学术品质提供
了保障。

在评注特色上，陈斐揭示了金性尧
“出入古今”的方法论。金性尧不仅熟稔
传统诗学的格律、技法和范畴，也精通现
代文艺学的理论、方法与话语，能够结合
作品实际，“自由地出入古今，点拨其在

诗艺上的长短得失，常常三言两语就能
切中要害，允当赏鉴”。陈斐以唐诗格律
为例具体展开：唐诗大体分为近体诗和
古体诗，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用
韵、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但《唐诗
三百首》中也收录了不少“破体”或异常
之作，金性尧对此都会特意提点——比如
指出王维《竹里馆》是“古绝”，柳宗元《江
雪》以入声字为韵“更显得峭陡挺拔”，杜
甫《咏怀古迹五首》是“七律连章诗”，为
杜甫独创的形式；对于李商隐《韩碑》“封
狼生貙貙生罴”一句七字皆平声，金性尧
也予以拈出，说明古体诗也可以不用平
仄搭配。

在对仗方面，金性尧同样敏感。柳中
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
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
山”，金性尧评析说：“此诗不但句与句相
对，一句之中也自相对搭，如‘金河’与

‘玉关’、‘马策’与‘刀环’，又如以‘青冢’
对‘黑山’、‘黑山’又对‘黄河’，虽都很工

整，却感到有些拼凑。”这类评析不止于
传授知识，更能让读者“提高眼光、习得
方法”。

陈斐还有一个独到的发现：金注本在
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金先生的“心史”。
此书撰于 1979 年，其时“文革”刚刚结束，
古籍从业者仍未走出“深怕以古犯今”的
阴影。金性尧虽坦言执笔时“还是有些瞻
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但字里行间
仍“浸透着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人情
世事、家国天下的感叹和期盼”。评析杜
甫《寄韩谏议注》时他说“内容写得很隐
约，也许不得不这样写，也见得当时政局
的险恶”；评析杜甫《赠卫八处士》时他说

“以忧患余生而话家常，故而句句是真情
实感”；评析李白《下江陵》时他感叹“全
诗只有二十八字，干净紧凑之中，却蕴涵
着诗人的多少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心
情”。陈斐据此指出，金注本“像钱锺书

《宋诗选注》那样，是面‘模糊的铜镜’，一
些地方折射着历史的风云”。

三 陈斐论金注本的“经典”成因与评注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焄对金性尧的研究，则
聚焦于其晚年说诗随笔《炉边诗话》。杨焄在 2019
年的长文中，以“文、史、诗结合”为线索，深入解
读了金性尧的说诗艺术。

杨焄首先还原了金性尧撰写这些随笔时的境
况。从 1982 年开始，金性尧应邀在《书林》杂志上
陆 续 撰 文 讲 说 古 典 诗 歌 ，专 栏 取 名“ 炉 边 诗
话”——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诗论家吴乔那
部有名的《围炉诗话》，但两者的境况其实大相径
庭。吴著是和诸多志同道合的友朋“围炉取暖，噉
爆栗，烹苦茶，笑言飚举”的产物，充满了不拘形
迹的欢谈切磋；金性尧却是“凄清落寞得多”，因
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
取了这个名字”。金性尧回忆起那段撰稿时光时
感叹，“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
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
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竟显得黯然
神伤、意气消沉。

然而，一旦谈起诗，金性尧立刻又恢复了神定
气闲、挥洒自如的风采。杨焄指出，《炉边诗话》所
涉甚广，上起《诗经》，下至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
林旭，“足以展现其深厚丰赡的腹笥”，而更值得
反复体味的，则是那些“平实通达却屡有新意”的
见解。

杨焄特别拈出金性尧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
段，作为其说诗风格的绝佳例证。金性尧先引杜
甫《遣兴五首》中“贺公雅吴语”来作“乡音无改”
的注脚，随即笔锋一转：“人的乡音是很难改变
的，往往与生命相终始。想起来，他和讲四川话的
李白，讲河南话的杜甫以及长安人谈话，一定很
吃力。”杨焄评曰：就这么闲闲散散地扯出几笔，
却涉笔成趣，“大有知堂散文的余韵”。

金性尧最后归结全诗宗旨：“诗里没有流露出
过多的感伤或激动情绪，而是不多不少、恰如其
分地表现了一个老人的今昔之感。在长安时，只
能从怀念中、梦境中萦绕的故乡的一堆土山、一
条游鱼，现在都重新回到了眼前。”杨焄对此有一
段点睛之评：这种“看似平淡冷静实则低徊怅惘
的思乡之情，仿佛模糊黯淡却又清晰明亮的记忆
碎片，恐怕也是他逐渐迈入暮年以后的真切体
验。正因为掩卷冥思时感同身受，所以铺纸落墨
之际，就能指引读者仔细品咂其中的复杂滋味”。

杨焄还注意到金性尧在《杜甫写马》中的夫子
自道。金性尧曾极力表彰前代批评家：“凡是评论
到杜诗中精采作品，这些评语也往往神采飞扬，
表现出他们高超的欣赏能力，一看到杜诗中‘死
不休’的名句，他们的审美敏感就一触即发，和诗
人一样表现出他们的能动性。即使是寥寥数十
字，也不失为杜甫的钟子期。”杨焄认为，这番话

“很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金性尧本人正是这
样一位“和诗人一样表现出能动性”的批评家。

金性尧的诗学成就，还在于他兼具“注家”与
“诗人”的双重身份。这并非所有注者都具备的
条件——能注诗者未必能写诗，能写诗者未必
有注诗的功力。陈斐在分析金注本的“经典”成
因时，正是将“能写旧诗”与“长期从事古籍编
校”“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并列为金性尧的独
特素养。

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经历时，金性尧曾自陈：
“我没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只知道作家的创作实
践。”这句话表面是谦辞，实则是夫子自道。年轻

时丰富的创作经验，让他对诗中之甘苦体会极
深，所以在赏奇析疑时特别擅长“从细微处着
眼，仔细涵咏玩索旁人不经意的地方”。

至于他本人作诗的实例，最为人称道者，是
某次单位组织赴苏州旅游，同事邀他即席赋诗。
他沉吟片刻，从容口占，竟得一首长歌。篇幅甚
长，举座折服。这也印证了赵昌平的评价：金性
尧是以“文章家而为注家”，他的注本之所以“博
而能约，浅而能切，通而能清”，根源正在于他自
身便是一位深谙诗法的实践者。

四 杨焄论《炉边诗话》之文心 五 注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

六 三部“三百首”的诗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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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象级的出版奇迹

金性尧部分著作

金性尧《在山》诗 东海云廊摩崖石刻

编者按

“人杰地灵”这四个字，简

直就是为舟山量身打造的。

舟山地方不大，人口总数

也不多，但出优秀杰出人才的

比例，却高得令人惊叹。人，是

舟山最大的资源宝库，是我们

最值得珍视的财富。这也正是

我们开设“舟山文化基因解

码·讲好历史名人故事”专栏

的初衷——留住他们的故事，

就是留住舟山最深沉的底气。

今天和接下来的三期，我

们将陆续走近四位舟山历史

名人：

金性尧，定海北大街“金

家大院”走出的文史大家，著

名出版人。其祖父金祥绶白手

起家，在上海颜料业中拼出一

片天地，回乡建造了那座中西

合璧的走马楼。“金家大院”的

砖瓦之间，藏着一个家族与一

座城的文化因子。

刘鸿生，定海人，中国近

代“实业大王”。从英商开平矿

务局的跑街做起，他先后创办

火柴、水泥、煤矿、毛纺等企

业，被誉为“火柴大王”“水泥

大王”。他捐资创办定海公学

（今舟山中学），将毕生心血倾

注于民族工业与家乡教育。

三毛，祖籍定海小沙，华

语世界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家。

她走遍万水千山，一首《橄榄

树》道尽流浪与乡愁，却始终

说“我的根在舟山”。1989 年

她回到定海，有了新名字——

“小沙女”。

叶机，清代定海人，以军

功起身，历任上海知县、海州

知州，在江浙一带颇有政声。

四位人物，四种人生，映

照的是同一片土地的文化基

因。敬请关注。


